摆事实让人们正视真相 以正念清除败坏的观念

北美大法学员
师父在讲法与经文中一再强调讲清真相的重要性，并告诉我们讲清真相不是简单的事情。 

有一次去约见一位人权律师，因为是想请对方帮我们立案起诉邪恶，因此材料准备得比较充份，将国内学员受到的迫害加以分类，每一类都有具体的例子。尽管对方开始就说已经知道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情况，但接下来却静静地听我们讲了至少一个小时。这位律师最后吃惊地说：“我还以为我已经知道了呢，但绝没想到有这么严重。” 

最吃惊的还是我们。这位律师是专门做人权方面的工作的，如果他都不知道，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以后又多次碰到这样的情况。议员、记者、普通人，他们或许从报纸电视中或多或少的听到过一些法轮功学员受到人权迫害的一般报导，然而，具体的情况，迫害的严重，邪恶的程度，他们并不真的知道。 

我们渐渐认识到要告诉人们迫害的具体事实，而不仅仅是一些数字；不能满足于人们说“我们听说了”，而是要让人们真正知道迫害的事实真相。我们意识到，当人们还在不停地问“为什么中国政府要镇压法轮功”，那就是他们还不知道迫害的程度与范围。因为，当真正看到了惨绝人寰的浩劫时，世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立即帮助制止而不需要问为什么的。 

我们开始将迫害的案例分类整理出来，又选择了一些典型的迫害案例编辑成“法轮功报告”。这个过程使我们更清楚地知道真相，许多参与整理工作的学员也被震惊了，真正知道了为什么师父说这场迫害是史无前例的，是最邪恶的。而对真相的更深的了解也使我们能更好地讲清真相。 

“法轮功报告”以详实的案例，触目惊心的真相照片，对我们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期间讲清真相起到了很大作用。先后运到的几百本在几天之内就发放完了， 而且我们注意到，很多人拿到书后马上就翻看起来，甚至有几个国家的外交官员还来找我们多要几本给他们的同事看。

同时，与会的法轮功学员在各种人权报告会上作了大量的发言。由于对具体案例很熟悉，这些发言言之有物，针对性强，有说服力，明显给与会者留下了印象。不少人跟我们说，法轮功这次来的人特别多。实际上，当时更多的人在德国近距离发正念，在联合国的学员就七八个人。还有很多人看完书后特意找到学员们说：“我们就想告诉你们，这书编得很好，印得很好，你们就应该多引起人们的注意。” 

“法轮功报告”在对各国各级政府讲真相也起了很好的作用。有一位参议员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一直比较暧昧。我们将“法轮功报告”送到这位参议员的办公室，接待我们的助理翻阅了报告，又仔细询问了我们如何接收整理这些案件之后，两次跟我们说：“我不知怎样才能告诉你把这些迫害案件整理归档的重要性，有了这些可靠的资料，我们办公室就有根据采取相应的行动。”这也许是遁词，但我们能将事实越清楚地摆到他们面前，也是给他们越好的机会。 

加州一名议员助理看了“法轮功报告”之后，主动和当地学员联系，希望帮助我们展开这方面的工作。就象一位美国人说的：如果你们能让美国大众真正知道这些迫害，他们一定会来帮助你们的。 

是的，他们一定会的，毕竟大多数人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得法而来的。人在迷中，对从未知道过的大法有所疑问是正常的。可是，有一些提问却明显超过了疑问的范畴，完全是败坏了的，是出于对大法的误解甚至是敌视的。而这只能是旧势力或邪恶强加的。对于疑问，我们应该耐心解答，而对于带有败坏观念甚至是邪恶观念的提问，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破除邪恶的观念，这才是对人负责，这才是真正为别人好。 

记得有一次在电台的脱口秀节目介绍法轮功，打进来一个电话，语气很冲地说：“如果法轮功象你说的那么好，政府怎么会镇压？”很明显，这个人其实不是想问为什么江泽民集团要迫害法轮功，而是想用镇压来说明法轮功不好。这不是败坏吗？如果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怎么回答都等于首先承认了这个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否定这个败坏以至邪恶的问题，于是我说：“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是不是受到政府镇压不是判断好坏的标准，从来就没有是过。” 

当然有很多人不一定是带着明显的恶意来的，但是对于其中带有的败坏观念也是要帮他去掉的。国内亲友来探访，虽然不直接反对大法，却明显带有邪恶宣传造成的偏见：“说法轮功是某某教肯定是过份了，但是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去天安门，在家偷偷炼谁会管你呀？”我回答说：“就因为我们正，我们才要光明正大地争取我们的权利。你看过哪个邪教敢公开炼的，那才躲起来呢。”他们又问我：“但你们到处去讲，把中国的事情弄到世界上去，这对中国的形象总不好吧？”我反问：“那中国政府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如果做得是好事，还怕人讲吗？如果做的是坏事，不去讲做坏事的人，反而指责受害者，合理吗？”道理讲到了这么浅显的地步，不明白也难。 

即使是我们希望得到支持的官员、媒体、其他团体，当遇到带有败坏观念的问题和看法时，不把这些败坏观念去掉，对方也很难真正发自内心地支持我们的。今年初西方学员去中国讲真相遭到无礼对待，回来后去见一位资深的国会议员。当我们学员讲到恶警冲过来逮捕他时，他想尽力跑开时，议员助理竟然脱口而说在美国那就是拒捕，是违法的，你们在别的国家也应该守法。这位助手是一直参与我们一些支持大法活动的。 一位学员立刻认识应该纠正她背后的败坏观念， 因而告诉她：“这场迫害才是违反中国宪法的，许多法轮功学员只不过是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却被警察抓走后活活打死，有一名女学员甚至在天安门广场被当场踢死”。这位助理马上脸红了，并向我们道歉说她说得不对。 

相对于一般人，如果记者带有败坏的观念去写报导，那么牵涉的就不仅仅是他自己了。当然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一两次接受采访就能改变的，但是碰到了这样的情况，就要注意去纠正，因那是为更多的人负责。去年七．二○，有好几个记者采访。其中一个问是不是因为中国政府受到威胁了才镇压法轮功。我告诉她，这场迫害已经持续两年了，千百万法轮功学员受到极端的不公与迫害，却没有任何一起暴力行为。这个事实已经足以说明法轮功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任何的威胁。希望媒体不要再传播'感到威胁'这种解释，因为那客观上是在替江泽民集团的暴力解脱。”这个记者马上说“讲得好”，并在第二天的报导中登了出来。另有一个记者想以“法轮功和中国政府的较量”为题来作文章，这又是败坏的观念在起作用，我立刻严肃地纠正她：“你这个提法是不成立的。对于这场迫害，法轮功从一开始就是呼吁和平对话，根本不存在对立较量的问题。而且我们是被迫害的。把迫害者和被迫害者等同起来，描述成篮球场上对等的双方，把酷刑、造谣与呼吁世界关注描写成取胜的手段，也许是引人注目的一种写作技巧，却抹杀了正义与邪恶的道义界限。”这位记者后来还是写了一篇负面文章，但另一位记者却把上面那段话正面地报导了出来。 

我个人理解，以正念清除带有败坏观念的提问，不是不友善，而是真正的慈悲。如果眼看着常人被败坏的观念控制着，却为了自己表面的友善而不去纠正，那才是纵容败坏，滋长邪魔。当然我们的语气口气还是平和友善的，这其中的区别并不难掌握。 

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告诉我们：“使全世界的人都觉醒了，都知道了这场迫害的邪恶，谁也不去随从它，都在抵制它，那邪恶还能支撑下去吗？”我们离这个要求还有很大距离 。师父在《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中还告诉我们：“表现上我们求得世人对大法的支持，这是在人这儿表现出来的世人那一面想法，而在另外一面它是反过来的。谁给予大法支持，从正面宣扬了大法，他就是给自己未来开创了生命存在和未来得法奠定基础。”真正慈悲于众生，我们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发出了多少资料，得到了多少褒奖，而是要真正让人看到真相。真正慈悲于众生，我们就不能仅仅满足于技巧地回答了对方的问题，而是要正念清除其败坏的观念。要真正做到这些，我们还任重而道远。以上和大家交流的经验，只是不多的几次还算成功的例子，更多的时候还是挫折与不足。 

前不久和一位从一开始就很支持我们的一位国会议员办公室联系，他的首席助理对我们说：“我们支持的只是你们的权利，你们的人权。但这不等同于我们支持法轮功。我们的立场是，就算你们习炼的是某某教，也不应该被暴力镇压。” 这很值得我们思考。支持我们的权利当然好，但当对方对我们还有疑问，甚至是根本性的疑问时，他们对我们能支持到什么程度？能给我们真正的支持吗？那么从另外一面来考虑，在这场迫害中他们如何能正确的摆放好他们的位置呢？ 

最后用师父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渡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 
